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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钦英1955年出生于郏县冢
头镇，兄妹五人，她是老四，父母
都是地道的农民。家里孩子多，
又有老人，田地是坡地，收成不太
好，一家人的生活可想而知。

“我不知道父亲上过学没有，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那么多
书，反正我小时候总看到他在看
书。”曹钦英说，父亲爱看书，还
经常把书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
当中。“让我记忆深刻的有两件
事，一是家里没钱给我们姐妹买
雪花膏，他就自己用油做，我们
姐妹从小就用他做的雪花膏抹
脸；二是父亲坚持让我们兄妹刷
牙，买不起牙膏就用盐刷，我们兄
妹几人的牙齿到现在都很好。”

曹钦英说，父亲爱看书，有知
识，很受邻里尊重。可能是从书

本中获益良多，父母很支持他们
兄妹读书。“与现在的课程设置比
较，我们兄妹几个至少是初中毕
业，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家里穷，曹钦英的母亲就做针
线活儿卖钱，供几个孩子上学。“母
亲平时在家做针线，还要去卖东
西，很累。我上高中时，逢星期天
或放假就帮母亲赶集卖东西。今
天这个村有集市，明天那个村有，
有时候去赶集卖东西，看到有同学
过来很不好意思，赶紧躲起来，等
同学过去了再出来。”

1975 年，曹钦英高中毕业。
她在校时学习勤奋，是班上的优
秀学生。离家不远的一所学校找
不来老师教课，她毕业后，立即被
请到这所学校教书。

“说到这里就有点惭愧，当时

那个学校有小学、初中、高中，我
先后教了小学的音乐、初中的语
文，还有高中的化学。”曹钦英说，

“音乐课虽然没有乐器，但带着孩
子们唱唱歌，我也算能胜任，语文
也还好一点，但是化学我自己都
是一知半解，怎么教人家？父亲
说我误人子弟，我也推辞了很多
次，但当时实在找不来老师，我只
好硬着头皮去了。”

“别的老师是备课，而我教化
学课时备课是‘背课’，把书本上
的东西背下来，上课的时候再写
下来。”曹钦英说，课堂上她让学
生先看书，谁感觉看会了谁就起
来发言，大家感觉对了就按他说
的来。“那时候真是没办法，我自
己不太懂、不太会，学校又找不来
其他老师，只能赶鸭子上架了。”

曹钦英：

继续学习，让我有能力帮助更多人
□本报记者 杨岸萌/文 张鹏/图

“我是一个比较阳光的人。”5月17日，在市区文园路南段市青少年宫院内，与刚晨练完的曹钦英寒暄过后，她用这样一句话介绍自己。
曹钦英今年62岁。1977年，父亲“强迫”她报名参加高考，结果她考上了周口卫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市第二人民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提起当年的选

择，她说：“感谢高考让我有机会继续学习更多知识，有能力帮助更多人。”

十几天后，曹钦英走
上了考场。

由于当年的考试是高
考中断 10 年后的第一次
考试，所以不少地区的准
考证上印的是“一九七七
年大学及中专招生文化考
试准考证”。也就是说，当
年的高考是个统称，其实
是高考和中招同时进行。

曹钦英考了 179 分，
被周口卫生学校录取。周
围几个村也有人参加高
考，但只有她一人考上了，
父亲很欣慰。当年考上大
学全县轰动，考上中专和
师范也是相当不错了。

“说到这里，我还要感
谢一个人，他叫梁振典。
要不是他，我肯定考不到
这个分数。”曹钦英说，她
在许昌师范学校学习的时
候，高中学长梁振典在那
里上大学。恢复高考的消
息传来，梁振典和同学猜

了一些作文题。“我们是老
乡，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就
知道彼此，他知道我学习
好，可能会参加高考，所以
有一天他找到了我，硬塞
给我一张纸条，也没说是
啥。”

“当时的社会环境跟
现在不一样，女生不能随
便接男生的东西，我也有
点害怕那是情书，就收了
起来，一直不敢打开。”曹
钦英说，“有一天我收拾东
西，翻出了那张纸条。我
已经忘了纸条是哪儿来
的了。打开一看，发现写
的是作文，与当年的高考
作文题目《我们的心飞向
了毛主席纪念堂》很相
近。因为看过人家写的
作文，有印象，当年参加高
考时自己写的时候就比较
顺，估计得分高，所以说我
是占了一个便宜才考上
的。”

学长梁振典猜中了作文题

1977 年冬，曹钦英作为民办
教师被学校推荐到当时的许昌师
范学校学习。学习期间，恢复高
考的消息传来，班上很多学生都
不再上课，而到别的学校办的高
考辅导班复习。

“一个班的学生有一大半逃
课去复习，老师上课的时候看到
学生那么少，说可以理解大家希
望参加高考的心情，但是像我们，
是要学习后回到学校教学生的，
不能不上课。”曹钦英说，“我比较

老实，听老师这么说，就和剩下不
多的学生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
课。”

对高考完全没想法的曹钦英
这时突然收到父亲的来信，说已
经给她报了名，让她回家复习功
课准备参加高考，但曹钦英还是
没动心：“我毕业两年了，脑子空
空的，感觉自己考不上，就没想着
参加高考。”

距离高考还有半个月时，看
到她迟迟不归，曹钦英的父亲骑

着借来的一辆自行车赶到许昌，
硬是把曹钦英带回了家。“父亲当
时还有病，我不知道他咋有力气
骑车到许昌，还把我带回来。如
果没有父亲的坚持，我不可能参
加高考，人生肯定会是另一番模
样。”

回到家，父亲做主叫了曹钦
英的几个同学一起到她家复习，
还给大家做饭，十分支持。“那时
候根本没什么资料，只是把以前
上学时的书拿出来看看。”

“强迫”她参加高考，父亲骑自行车把她从许昌带回郏县

高考过后，曹钦英进
入周口卫生学校护士专
业学习。父亲感觉当护
士不如当医生，想方设法
让她转专业，但被她拒
绝。“我不是很聪明的人，
只是勤奋，感觉自己不是
做医生的料，再加上入校
后我很快喜欢上了护理专
业，所以根本就不想转。”

用曹钦英的话来说，
高考恢复第一年，能考上
学的大多是聪明的学生，
只有她是个例外。“我不聪
明，只好以勤补拙了。再
说越是学习就越感觉自己
不会的东西太多，只能更
加努力，所以，那两年我的
课业压力非常大。”

在周口卫校学习两年
毕业后，曹钦英被分配到
市二院工作。30多年来，
除了在病房短时工作外，
她几乎都在急诊护理一
线，帮人、救人无数。

去年的一天，曹钦英
晨练完回家，行至市区曙
光街与文园路交叉口附近
的人行道上时，背后突然
传来很大的摩托车声音，
她心里一惊，赶紧侧身把
快车道上与她并行的一位
老大姐拉到了人行道上。

“我感觉她还没有回过神，
谁知道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说‘我认识你’。我一惊，
以为遇到讹诈的了，她接
着说‘你不是二院的吗’？

我这才放下心来。”
“这位老大姐说，她儿

子小时候生病，送到医院
抢救，医生都说不行了，是
我坚持继续抢救，最终把
孩子救活了，现在孩子已
经36岁，各方面都很好。”
曹钦英笑着说，“你看，这
就是我的工作。多年以
后，走在路上还能被人认
出，还能听到人说谢谢，我
真的很自豪。”

从事急救工作多年，
曹钦英养成了随身携带急
救包的习惯，坐公交车、植
树、爬山，急救包从不离
身，也帮助了不少人。

“一般出远门，急救包
内放的东西会多一点，比
如说硝酸甘油，能缓解心
脏供血不足；吃饭时剩下
半个馒头装起来，给糖尿
病人低血糖的时候吃，最
起效。”曹钦英说，“也算是
职业习惯吧，做了一辈子
急诊护理，已经习惯了时
刻准备着有突发事件，帮
助别人。”

曹钦英说：“高考改变
了很多人的命运。如果不
参加高考，我现在最多是
在县城，人生轨迹也会截
然不同，也很可能帮不了
那么多人。感谢父亲的坚
持，感谢学长的帮助，感谢
高考让我有机会继续学习
更多知识，有能力帮助更
多人。”

高考让我有能力帮助更多人高中毕业当老师，“现学现卖”教高中生

曹钦英展示当年的毕业证书。


